
从形态各异的人物到鸟兽虫鱼，捏面
人触手生春 ， 幻化出一个微缩的大千世
界，可不正是“指尖上的魔术”么？

ｗww．whb．ｃｎ

２０18 年 10 月 3 日 星期三4
第 608 期
主编/叶志明 编辑/赵征南 近距离

郎佳子彧 23 岁，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面人
郎”的第三代传人。 这一京派面人流派正是他的爷爷郎
绍安开创的。

面人根植于中国的乡土文化，这项历史悠久的技艺
无言记录着时代的流转变迁。

虽然从小就浸润在传统艺术里， 郎佳子彧可一点

也不“老土”。

除了面人，他也爱打篮球，喜欢乔丹、科比和樱木
花道，拍过纪录片，是个文艺发烧友。

“90 后 ”的他 ，在面人创作上显现出了特有的
“叛逆 ”：他不满足于用面人来复刻古文戏曲里的人
物 ，也不满足于让面塑工艺成为顶着非遗光环却被

束之高阁的真空艺术 ，他试图依照自身对艺术的理
解 ，对它做深刻入骨的改造 ，他想做 “传统文化的搬
运工 ”， 让这门传统手艺———作为一种返璞归真的表
达———重新汇入当代语境 ，回归当代人的视野 。 “我
想让大家看看 ，这项古老的非遗也可以很酷 。 ”郎佳
子彧说。

本报驻京见习记者 彭丹

第三代“面人郎”郎佳子彧从小就浸润在传统艺术里。 1953 年，第一代“面人郎”郎绍安在伦敦展览会上献艺。第二代“面人郎”郎志春创作过许多刻在葫芦或核桃里的袖珍面人。

相较对传统技艺的亦步亦趋，郎佳子
彧更愿意打破成规， 跟随自己的心创作，

赋予作品以“灵魂”。

面人的很多题材都来自古文戏曲。 为
了捏好《二进宫》，郎绍安省吃俭用地挤出
票钱，看了好几场这出戏。

郎志春所做葫芦面人。 （照片均郎佳子彧提供）

艺术本就是最接近生活的事物， 它不
是少数人的专属区。 面人也可以成为普通
人表现个性、抒发感情的“手腕”。

郎佳子彧面塑作品《火神祝融》。

郎绍安面塑作品《玉米蝈蝈》。

“面人郎”：古老非遗可以很“酷”

“指尖上的魔术”触手生春

“做面塑是个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过程。”郎佳子彧展

开用塑料薄膜保湿的五颜六色的面团，从里面揪下一块，在

手中几经捏、搓、揉、掀 ,接着又拾起拨子 、剪刀娴熟地点 、

切、刻、划，塑成头面、身、手，最后披上发饰和衣裳，一个衣

着鲜艳、栩栩如生的娃娃便立于眼前。

捏这样一个小娃娃大概要半个小时左右， 但前前后后

的工序加起来却有近百道。 先是要将三成糯米粉和七成白

面混合成面塑用的面泥，上锅蒸熟，抹上适量的甘油、蜂蜜

防腐防裂，再将其揉匀、调色，制成各种彩色的面。在捏面之

前，先要静心构思，做到胸中有沟壑，再辅以拨子、梳子、篦

子、剪刀等工具，一气捏成。

“有次我去给孩子们表演捏面人，一个小孩指着我捏的

面人说：‘这是魔术！ ’”郎佳子彧笑说。

从形态各异的人物到鸟兽虫鱼，捏面人触手生春，幻化

出一个微缩的大千世界，可不正是“指尖上的魔术”么？

面人的确切起源已不可考，只知最初用于丧葬祭祀。新

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地区曾挖掘出现存最早的古面人———唐

代永辉年间的面制女俑头、男俑头上半身像和面猪。 后来，

到了“过着瓷器般精致生活”的宋朝人那里，面粉被制成了

“饽饽”“枣花”“月糕”“面鱼”一类的“果实花样”，它们既好

吃、又好看，流行于节令之时，取求吉纳福之意。南宋孟元老

的《东京梦华录》里写道：“寒食前一日谓之炊熟，用面造枣

锢，飞燕，柳条串之。插于门楣，谓之子推燕”，又有七夕时节

“以油面糖蜜造如笑靥，谓之‘果食花样’”。

到了明清，慢慢出现了一些沿街叫卖的面塑艺人，这些

个艺人背着箱子游走在街头闹市，为谋生计，各显奇才，捏

有“甲胄”人物、“孩儿鸟兽”“飞燕形状”，奇巧百端。 起初捏

面人还被视为“下九流”，属于五行八作之列，后来才被纳入

传统七十二行手艺。

捏得久了，一些捏面人的大师巧匠也冒了出来，他们让

面人脱离灶台，登上“大雅之堂”。此时的面人不仅为街头稚

子把玩，也用来馈赠亲友，一些典雅精巧的还会陈列于文人

士大夫的案几上，成为价值不菲的收藏品。故宫博物院现在

藏有的末代皇帝溥仪的一些面塑玩具， 据说出自著名的面

塑艺人汤子博三兄弟之手。

郎佳子彧的爷爷郎绍安也是位出身街头的捏面大师。

他生于清朝宣统年间。 12 岁那年，郎绍安在庙会上见到人

称“面人大王”赵阔明捏的面人，一下子就被那些栩栩如生

的“老寿星”“小公鸡”给吸引住了，之后便天天守在赵师傅

的身边。赵师傅渴了，就给他端茶；赵师傅被太阳晒了，就给

他挪地方。 最后赵阔明收下了这个徒弟，郎绍安跟着师傅，

从捏小兔小鸟到捏戏曲洋画，一边学一边卖。

郎绍安到过天津、青岛、烟台、威海、上海，还“在静安寺

路交通银行的石头窗台上摆过小摊”（见作家冰心 《“面人

郎”采访记》）。 那会儿就有人购买郎绍安的面人，一买就是

百十来个，之后又转卖给外国人。手艺出众的他后来独立门

户，便有了“面人郎”这一流派的诞生。

面人分布广，流派也多。在北京一地，除了“面人郎”外，

还有一些独树一帜的流派，比如 “面人汤” “面人曹”等。

“面人汤”刀法酣畅、设色雅致、造型大度；“面人曹”精耕细

作、格调淡雅。

郎派面人最初多捏 “三百六十行” 和清末民初市井人

物， 色彩浓重、刻画细腻。 “面人郎”所用的面加入了某种

“独门秘方”，可以保证面人几十年不褪色。郎绍安的很多作

品已有 80 多年历史，但色彩不减当年。

“爷爷作品始终影响着自己”

走进郎绍安的作品陈列室， 可以看到趴在玉米上的蝈

蝈、砸缸救友的司马光、头戴孔雀翎的赳赳武将，还有那卖

冰糖葫芦的、剃头的、吹糖人、打糖锣的，俨然一幅北京市井

生活画卷。这些面人虽小模小样，却色彩逼真、眉目细腻，比

如那个玉米蝈蝈，虽然是用面捏成的，但玉米叶子的纹路清

晰可见，蝈蝈的触角逼真到似乎在轻微颤动。

“这个‘玉米蝈蝈’是我爷爷的名作，当时还上了《民族

画报》。 ”郎佳子彧对爷爷的每个作品都很熟悉，“还有这个

‘全家福’，原样在‘文革’时被砸坏了，后来，爷爷根据照片

又重捏了一个。 ”

在郎佳子彧出生前两年，爷爷郎绍安就过世了。 不过，

他经常听父亲、姑伯讲爷爷的故事。爷爷留下的这些精巧作

品始终影响着自己。

郎佳子彧说：“你看这个‘司马光砸缸’，这是我爷爷 1930

年的作品，那会儿他才 21岁，比我现在还小，我现在都难捏出这

样的作品。 ”

上世纪 70 年代，荷兰纪录片大师伊文思来北京拍摄纪

录片，其中就有拍郎绍安捏面人的过程。这部分影像只有短

短 7 分钟。第一次“看”到爷爷，郎佳子彧热泪盈眶：“我终于

看到了文字和照片以外的爷爷！ ”

郎绍安被尊为面塑大师，他不仅技艺精，也爱钻。 面人

的很多题材都来自古文戏曲，郎绍安并未念过多少书，为了

捏好《二进宫》，他省吃俭用地挤出票钱，看了好几场这出

戏。有一回他想捏一个斑马，还专门跑到动物园去数斑马身

上的条纹。 据说上世纪 50 年代，一位玉器设计师打造了一

件名为“珊瑚六臂佛锁蛟”的玉器精品，郎绍安看见后便开

始琢磨，怎样用面做件和它一模一样的精品呢？一番研制过

后，他给做好的面塑涂上一层特殊的材料，使它焕发出玉一

般的光泽，佛像、蛟龙跟原作一样姿态自然，那条捏出来的

锁链据说还能晃动。

郎绍安膝下共有 9 个子女， 郎佳子彧的父亲郎志春是

年龄最小的一个，长得也最像郎绍安。 “我小时候一直好奇

爷爷长什么模样。”郎佳子彧指着陈列厅正中央的一尊雕像

说道，“后来有了爷爷的这尊雕像，每次看到我都有些恍惚，

心想：‘这不就是我爸嘛’。 ”

不光长相，郎志春在技艺上也得到了父亲的真传。在郎

志春的作品陈列室里， 有许多刻在葫芦或核桃里的袖珍面

人，这些面人有的只有蚂蚁般大小，但却神态各异，纤毫毕

现。做这样一个面人很吃功夫，捏面人要在微毫的空间内排

布人物，并做到不增不补，全靠一双妙手掌控力道和心无旁

骛的专注。

郎绍安生前常说：“捏面人必须心静专注， 与练气功有

相同之处。”有人很难将面人和一个正当活泼年纪的男孩联

系起来，但郎佳子彧却说自己有着动静和谐的两面，他既爱

在篮球场上挥汗如雨，也能沉下心来在案桌前捏面人，一捏

就是好几小时。

大抵小孩都容易被五颜六色所吸引。 从三四岁起，郎佳

子彧就很喜欢看自己的父亲郎志春捏面人， 父亲捏多久，他

就站在旁边看多久，也不搬凳子。

郎志春看儿子是真的喜欢，便慢慢地把“家学”正式传

授给他。刚入门的时候，父亲让郎佳子彧先用面泥搓几根粗

细均匀的条，结果郎佳子彧搓完，每根都有铅笔那么粗。 父

亲二话不说，自己揪下一团面泥，放在掌中细细揉搓，再用

两指轻轻朝两方一扒拉，一根 1 毫米的细条就捏出来了。父

亲把细条放在桌上，对郎佳子彧说：“来，今天捏 20 根跟这

一样细的条儿。 ”

从捏细条到捏小娃娃再到捏戏曲里的人物，郎佳子彧像

登台阶一样，从一种作品过渡到另一种作品，从一种技法升

级到另一种技法。 当时父亲立下严规，“一个假期要捏 50 个

面人”，郎佳子彧的童年也多是在捏面人和学习中度过的。 跟

爷爷和父亲一样， 他也会细心打磨面人的每个五官部位、身

体的线条、肌肉的构造，为此还啃过好几本解剖学相关的书。

16 岁那年，技艺独当一面的郎佳子彧被破格吸纳为北

京民间艺术家协会的准会员。不过在他心里，爷爷和父亲的

技艺高度是自己难以企及的：“我爸跟我爷爷对面人的投入

完全是心无杂念的，我这辈子也超越不了他们。 ”

方寸之间有意想不到的脑洞

面人能勾起许多人的童年回忆。 在人烟辐辏的闹市街

尾间，遥遥就能瞥见那五彩缤纷的面人摊子，上面立着芸芸

小人，有《西游记》里的孙悟空、猪八戒，有身披铠甲的将军、

面带慈容的和尚，还有惟妙惟肖的兔子、老虎，让人称奇雀

跃。可在现代，各种娱乐和视觉刺激早把大家从面人摊子前

吸走，初看到面人可能还有点好奇，新鲜劲儿一过，又把它

抛进旧时光里，鲜有人问津。

“有些传统技艺很有趣，被湮没太可惜。 ”郎佳子彧说，

“面人里承载了千百年来的民俗文化景观，它们不是老古董，

而是我们气质里的一部分，寄寓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 ”

在国际关系学院读本科的时候， 郎佳子彧担任的是学

生会文艺部长，他经常给同学们表演捏面人，他的一位同窗

好友看过后还感叹：“原来面人也可以这么酷！ ”

郎佳子彧的面人酷在哪儿呢？ 他可以在传统和现代间

出入自由，除了那些用来打基本功的小娃娃、戏曲人物，他

的陈列柜里还摆着复仇者联盟、樱木花道、乔丹球鞋、旅行

青蛙、祝融火神。 有时他觉得静止的面塑作品有些无趣，便

别出心裁地给作品安排上情节、增添些寓意，方寸之间有着

意想不到的脑洞。

比如名为《枷锁》的作品。它正摆在郎佳子彧的个人展示柜

里： 一张书桌， 像古时犯人佩戴的枷锁锁住了一个黑头发小

人，只露出他面无表情的头和无望举着的双手，桌上是堆积如

小山的试卷、课本，桌子下面还有散落一地的、被揉皱的纸球，

讽刺中夹带着幽默。

“这个是我高三时做的。 当时为了好好备战高考，我退

出了自己喜爱的篮球队，整天就是做题，觉得挺痛苦———为

什么大好的年华就被困在了书桌上？ ”郎佳子彧说。

他还提醒我注意一个细节：小人桌下的双脚是光着的，

拖鞋丢在一旁，脚的大拇指微微翘起。“我想说的是，这个小

人还有一丝灵性没有被抹杀。 ”郎佳子彧说。

相较对传统技艺的亦步亦趋， 郎佳子彧更愿意打破成

规，跟随自己的心创作，赋予作品以“灵魂”，带给观众情感

上的共鸣和思想上的共振：“从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 我不

能只捏古文戏曲里的东西，不能让作品光追求‘形似’。我特

别想让别人看了我的作品能够有所触动。 ”

对于儿子那些稍显“叛逆”的作品，郎志春倒很是包容

和欣赏。虽然自身风格偏于旧派，他却给了儿子绝对的创作

自由。郎佳子彧对此很感激，他也认识其他一些年轻的非遗

传承人，但大多不如自己“幸运”。

有一次，他看自己的一个朋友、另一项非遗艺术的传承

人在那儿做物件，便对他说：“哎，你有没有想过给它的图案

变换一下，画点什么新玩意儿上去？”“我想过，可我爸不让，

说那不是东西。 ”朋友无奈地回答。

郎佳子彧不赞成面人创作上的因循守旧， 但也没把现

代与传统对立起来， 他认为传统文化中还有许多未经开挖

的“矿藏”，有着“春风吹又生”的生命力。

比如他会从《山海经》里汲取创作灵感。

“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 ”———郎佳子彧在这短

短一句话上添以自己的想象，捏出了一个全身赤红、粉龙盘

绕的火神祝融。

《山海经》里有太多匪夷所思的神兽鬼怪，神秘留白的

文字反而给了后人广阔的想象空间， 是绝佳的艺术素材

库———许多传统的东西都是如此。

“面人不是曲高和寡的艺术”

在现代工艺冲击的当下， 不少人唱衰传统工艺是余晖

残影。一些在艺术领域浸淫多年的手艺人技艺精湛，作品却

无人问津，多少有些落寞。

“浪潮席卷而来，不灭几点星光”，郎佳子彧相信面人

依旧可以“发光发热”成为不灭的星光。 这门匠艺打磨的不

光是作品，也是心性，面人已成为他宣泄情感、表达思想的

一方载体。 “面人会带给你发自心底的快乐，比如那种肌肤

与材料接触时的原始兴奋感。 通过创造一个作品，我抒发

了自己的情感，带着这一愉悦再继续投入创作，形成一个

循环。 ”郎佳子彧说。

郎佳子彧想把这种快乐传递给更多的人。 艺术本就是

最接近生活的事物，它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区，每个人都有对

生活微妙音色的感受，“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

运之” ———面人也可以成为普通人表现个性、 抒发感情的

“手腕”。

“现在我们有很多可以表达自己的方式。 ”郎佳子彧说

道，“比如摄影、唱歌、画画之类的。 但我想让大家知道，我

们许多的传统艺术也是可以拿来做日常表达的， 而非曲高

和寡的。 ”

为此，他跟几位合伙人创办了一个工作室，计划开发面

人相关的文创产品、 提供面人制作的课堂教学和体验活

动。 虽说是“合伙人”，但其实多是郎佳子彧的同学、朋友，

他们当中有的也是非遗传承人、有的是学策划的、有的谙

熟媒体运营。

他们开设了微信公众号“面人郎”，里面有个栏目叫“周

六小课堂”，上面有郎佳子彧到不同地方、教不同的人捏面人

的视频。 比如他去了珠宝店，教珠宝店老板的儿子捏恐龙；

去了纹身店，教纹身师们捏各种各样的面具；还到三里屯

的酒吧，教酒吧店员捏公仔，让人看到这项古老的技艺和

各行各业碰撞的火花。

他去的更多的是小学、中学，教孩子们捏面人。他很“纵

容”他们在课堂上的“胡来”。 在他看来，这些“胡来”是一种

不拘一格的自我表达。

有一次是教一所小学的孩子捏小黄人， 当时底下坐着

一个患轻微自闭症的小孩。他起初也跟着大家一起做，可做

到一半的时候就不再听讲，而是自己在那捣鼓。课讲到一半

时，郎佳子彧转头望去，这个小孩把自己快捏完的作品一下

子毁了，揉成了莫名其妙的一团，“像一个现代雕塑” 。

课后， 小孩的母亲很抱歉地跟郎佳子彧说：“我们这个

小孩有点跟不上，有些落后。 ”“不，其实我也很难分辨他究

竟是落后，还是超前太多。 ”郎佳子彧回答。

今年 9 月，郎佳子彧进入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读研究生，

他希望通过专业的艺术理论学习， 更好地改造和推广面人

这项艺术。“我曾经想，难道全世界的小孩都会捏面人了，这

就是我想要达到的目标吗？其实不是。如果有更多的人用传

统艺术来表达自己，那便是胜利了。 ” 郎佳子彧说道。


